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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静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1月27日中午12时30分，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倪士毅

先生因病抢救无效，在浙江省中山医院去世，享年100岁。

昨天，他的儿子、学生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倪

士毅教授从事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达 40 多年，在宋史、浙江

地方史和中国目录学史等方面有重要研究。1978 年，在杭

州大学历史系，倪士毅先生参与创办宋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

的一批宋史研究机构。杭大的目录学史和浙江地方史课，都

是他首先开出来的。倪先生著有《浙江古代史》、《中国目录学

史》、《古代杭州》等书。

他参与创办中国最早的宋史研究机构，曾提议建设凤凰山南宋故宫遗址公园

百岁史学家驾鹤西去，留下千年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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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杭州大学 4 位首批宋史研究生合影，倪

老先生是照片后排中间那位。

他结合地方史
对杭州旅游提出不少建议

倪士毅对浙江地方史颇有研究，他对地

方历史的关注，是出于“古为今用”的治史思

想，是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为现实社会建设发

展服务，寻找两者的结合，也是传承古代学者

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

倪士毅之子倪集华向记者回忆，“对于杭

州的发展，父亲结合历史上的情况，对城市的

发展提出不少建议。”

“一个风景旅游城市的形成，首先要有优

异的地理条件。”倪士毅在省文史研究馆文史

丛书《西溪集》中写道，杭州地处钱塘江下游，

又有“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但他觉得，

要发展杭州旅游业，还要重视历史文化。他

援引美国波士顿的案例。波士顿繁华的市区

内，拥有美国最古老的公园，甚至路旁的一块

小墓碑，也是历史的遗迹。“要把杭州建成世

界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发展旅游事业，

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文物古迹要好好保护。

他还为西湖风景点的建设提出建议。凤

凰山位于杭州市的东南面，北近西湖，南接江

滨。而南宋皇城遗址位于杭州城南凤凰山东

麓宋城路一带。倪士毅觉得，这里既是南宋

故宫所在，历史遗迹多，凤凰山环境也优美，

“南望则钱江带绕，北眺则西湖鉴开，江海湖

山的奇观，一览无余”。他提出应该开辟凤凰

山南宋故宫遗址公园，既为杭州西湖南线增

添一处重要的旅游风景点，也能缓和北线游

人众多的现象。

他率先提出论述
对目录学史有开创性研究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

般规律，也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

它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是倪士毅的

学生。何忠礼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

中，“倪先生即便不是第一个人，至少也是先

辈，他在目录学史方面开创的系统研究，对后

人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倪士毅曾提出有关目录学的论点，他认

为，“目录学是史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不能等

闲视之。凡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必须

很好地掌握目录学知识。”

1978年10月，何忠礼考上杭州大学历史

系，成为攻读宋代史方向的研究生。而本科

时，倪士毅也是教过他的老师。“当时倪先生已

从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调到宋史研究室，

于是他也成了我研读宋代史的老师。”

何忠礼在读研究生时，倪士毅为学生们

讲授《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这门课。“从西汉

刘歆的《七略》，讲到清代官修的《四库全

书》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讲得十分系

统，很多地方使用了归纳法和对比法，深入

浅出”。这种教学方法让何忠礼对我国目录

学的发展历程和每个时代目录学的特点都

有了深刻把握。

“在西汉以前，史籍还不多，所以在刘歆

所编纂的《七略》中，它尚附在其他各略中，并

没有单独成为一略。可是到曹魏时，郑黙编

纂的《新簿》，接着到西晋时，荀勖编纂的《中

经新簿》，都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

即是史籍，它已从过去的附庸发展成为大国

矣。这就充分反映了两汉史学的发展。”这些

精辟论述，都是倪士毅率先提出的。

倪士毅：字弘远，浙江乐清人，1919年10月出生在乐清

一个书香门弟，温州中学毕业后，考取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后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学习。1947 年 8

月开始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助教，后在浙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 年 4 月退休。曾任中

国古都学会首届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浙江省地名学

会副会长、杭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等。

“知识渊博，脾气好，人随和，学生有问题

问他，他都笑嘻嘻，有问必答。”浙江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吉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语带哽咽。他是 1979 年考入的杭州大学

历史系。

“先生温州口音很重，乡土气息很浓。”徐

吉军说，那时候的学生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

地提问题，课堂上的教学模式也大多是灌输

式的。“先生把他肚子里所有的知识都教给我

们。”

“先生是个老实人，很忠厚，上课风趣他

做不到，开个玩笑也是没有的。”何忠礼谈起

倪士毅的教学风格，虽然是传统的教学方式，

但倪士毅讲课很慢，为了让学生方便记笔记，

他一句一句反复讲。“我们当时上课没有教科

书，上课全靠记笔记，记了以后才能去记忆上

课的内容。在先生的课上，我们记的笔记都

能当成一本书了。”

每次一堂课结束，倪士毅还会特意在教

室逗留一段时间，看看学生们对上课内容是

否还存在疑问。如果有同学上去问问题，他

都给解答，方便学生们消化当堂课的知识。

课后，倪士毅也和学生的关系处得不

错。

当时，倪士毅的家在现在浙大西溪校区

附近。徐吉军会和几个同学带上问题去倪

士毅家中请教。“我们经常探讨学术上的问

题。当时我们好奇南宋浙江的科举为什么

会这样发达，温州的进士人数为什么会远远

高于浙江其他地区，我们会一起探讨原因，

先生和师母还会留我们下来吃饭，边吃边

谈。”

谈研究、谈写作，倪士毅为他们指出到哪

里找到相关资料，怎样严谨治学，还把自己在

大学里的故事告诉学生，告诉学生浙大的老

师是如何教他做学问的。徐吉军回忆，“我们

刚开始做学问时，先生就教我们治学的方法

和学风。”

研究资料中有错误时，倪士毅总要反复

核对和检查，文章写作时也要反复推敲，“而

不是简单地一篇文章抛出去，或者夸大文章

观点。先生也用亲身体会教我们要耐得住清

贫，淡泊名利。”凡此种种，都让徐吉军觉得，

自己在“治学方面和成长，和先生的指导是密

切相关的”。

为了方便学生记笔记，老先生一句一句反复讲


